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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论坛发表四篇文章。
彭斯远先生的文章对当下童诗创作中的

“散长哲晦”、重抒情轻叙事、青春期意识描
写中的同质化等现象进行了分析和批评。金
本先生和李燕、洪妍娜的文章，则都涉及了
儿童诗包括幼儿诗创作中的抒情主体及其表
现等问题。

童诗的节奏和韵律，它的词汇和修辞，它
的叙事与抒情中有序的规律，以及规律中无
尽的变化，带给了读者其妙无穷的阅读体验。

这些丰润奇妙的体验，在读者很小的时
候，就已经成为童年生活乃至生命的一部分。
小时候，我们能够理解和使用的语言还很有
限，对它的感觉却最为新鲜。每一个字的声
音，以无比清亮的方式印入我们的听觉；每一
个词的意义，以无比生动的方式进入我们的
理解；每一次叙事与抒情，好像都是在重新搭
建我们生活的秩序和生命的世界。

因此，关于童诗，一定还有许许多多值得
我们揣摩、值得我们深思的情味和话题。

——方卫平

童诗现状与发展童诗现状与发展

““新时代儿童文学观念及变革新时代儿童文学观念及变革””之之 也谈童诗创作中的几个问题
□彭斯远

自2020年5月开始，《文艺报》“少儿文
艺”专版上开辟“童诗现状与发展”论坛，这
是多年来儿童诗坛的一件盛事。现就童诗创
作中的几个问题阐释如后，请读者诸君批评
教正。

其一，儿童诗歌创作中的“散长哲晦”
现象。

记得1946年开始上小学时，我读的是叶
圣陶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语文课本。其
第一册开篇就只两句话：“来来来，来上学；
去去去，去游戏。”虽然没有标明这是儿童
诗，但课文里不多几个字组成的对偶句式，
不仅音韵和谐，而且顺口易记，把上学的游
戏趣味说得明明白白，让如今已过80岁的我
也始终不能忘却。这就是儿童诗语意集中而
不散漫的好处。

另外，汉乐府中的《木兰诗》也因用笔毫
不散漫而受到我国历代儿童欢迎。木兰打仗
胜利归来受到全家热情欢迎，该诗就说“爷娘
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
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只用六句
三个层次，就把全家欢迎木兰的情景进行了
准确生动的描绘。

《木兰诗》语义的集中而不散漫，与当今
一些儿童诗爱用长句的艺术效果完全不同，
读者不无幽默地将此类诗句形容成为“长长
的面条”。还有一个句子被分割为两截，上半

放在前一诗行末尾，后半放在下一诗行开端，
诗行内有若干句号出现。于是，一个诗行便被
切割得七零八落而难于让孩子理解。此外，有
的诗人还爱将一个长句，硬拉长为三四个诗
行加以排列。如此散漫，使得小读者对于诗歌
难以记忆和背诵。

除了散和长，有的作者还爱在诗中堆砌
哲理，这也是导致小读者不爱读童诗的一个
原因。此外，还有的作者错误理解儿童诗歌本
应有的含蓄，而把诗表达得晦涩难懂。这是当
今诗歌艺术出现多元追求状态下，童诗最容
易产生的弊端。近年许多童诗一方面放弃了
对通俗易解和朗朗上口的追求，另一方面又
过分偏爱通感修辞手法。作者把本应分属不
同感官予以感知的生理与心理感悟杂糅在一
起表现，这一修辞手法的过多应用，对于知识
结构尚不完备的少儿读者来说，似乎显得太
超前了。

其二，儿童诗苑还存在重抒情轻叙事的
通病。

重抒情而轻叙事，也是多年来导致我国
童诗创作不景气的一个弊病。因为诗是抒情
的艺术，所以要在童诗中力求体现抒情色彩，
原本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除了直抒胸臆以
外，我认为儿童诗的抒情，一般都要建立在叙
事基础上去进行间接抒情。譬如融情于景，或
托物言志，这类抒情都离不开作者对于人、

事、景、物的描叙。
当代许多注重情节性描写的诗人深谙此

道，他们的许多佳作都证明了这一点。譬如柯
岩的《“小兵”的故事》用诙谐的故事折射出小
主人公的天真，任溶溶的《爸爸的老师》非常
俏皮而幽默，而金波的《我的雪人》，则着重叙
写聪明智慧的孩子为生病不能上学的同学堆
雪人陪伴他驱除寂寞，富有孩提式的想象和
诗意。

重庆诗人蒲华清最近在“童诗现状与发
展”论坛发表了《我喜欢写有点情节的儿童
诗》一文。他新出版的儿童诗集《生活中有一
颗糖》，正体现了作者对于儿童诗坛一直存在
的重抒情、轻叙事之弊病的一种反拨。蒲华清
虽因儿童文学创作拔尖而调至出版社任编
辑，但他的创作却始终不忘对于校园生活浓
墨重彩的描写和表现。譬如，面对老师每天发
下的作业本，每个学生都会不断地翻看，结果
发现：“改正了，那缺膊短腿的错字；制服了，
那乱蹦乱跳的标点；医好了，那颠三倒四的病
句；理清了，那乱麻团似的运算。”于是，学生
们从“好句子上的红圈”，看见了“老师脸上的
笑靥”；从“错题上的红叉”，看见了“老师紧锁
的眉尖”。因此，他们打心眼里发出了对于老
师的赞叹，这就是作者对那因重复了千百遍
而令人颇感平常、甚至厌倦的校园生活的诗
意礼赞！如果作者没有发自内心的对于教书

生涯，其中包括老师的讲课、家访、作业批改、
师生谈话，以及学生的读书、运动和校内外的
种种活动充满热情，怎么能从这极其平常的
校园生活的细微末节里去发现和捕捉到浓浓
的诗意呢？因为诗人原本就是一个擅于把握
教学艺术的优秀教师，加之长期的童诗创作
磨练，从而成就了他透过校园人、事、景、物描
叙而实行间接抒情的儿童诗歌创作特色。

其三，青春期意识描写中的同质化倾向。
我以为，当代儿童诗歌创作中还存在着

这样一种现象：二三十年前，因教育学、心理
学中对少男少女青春期意识存在的肯定，带
来了儿童诗歌创作中对于中学生男女同学间
的青春期意识题材描写的过分偏爱。

翻开许多文学刊物，不难发现描写青春
期意识的诗作占了不少篇幅。虽然其中也不
乏佳作，但同质化的构思与大体类似的语言
表述太多。此类诗作，或写课堂上悄悄望了女
同学一眼，或写男生喜欢在女生面前逞能，或
写神秘的信鸽飞进了女同学的书包，如此等
等浪漫世界的青春诗吟，虽然也博得不少读
者眼球，但因存在大体相似的构思，久而久
之，也就令读者感到厌倦。真正解决问题的办
法，还是要像柯岩、任溶溶、金波以及蒲华清
等作者那样，在深入校园和孩子生活中去努
力发掘捕捉灵感，从而创作出为小读者欢迎
的佳作来。

儿童诗应以儿童为抒情主人公，这
是儿童诗创作的基本原则。这方面，凡
做得好的，读者就喜欢、爱品味、受感
染；凡做得不好的，读者就不喜欢、不接
受、远离之。

当前儿童诗创作中，一些作品没有
认识到或忽略了这个原则，因而影响了
与读者的心灵沟通。为了提高儿童诗
创作质量，使其真正成为儿童们的精神
食粮，有必要重新认识——儿童诗应以
儿童为抒情主人公。

什么是以儿童为抒情主人公？
抒情主人公，是诗歌作品的自我形

象。它融汇着作者的经历、思想、情趣、
理想等个性特征。不管是直接抒情，还
是把情感投射到景物或事物上的间接
抒情，体现的都是作品的自我形象。

儿童诗是以儿童为接受对象的诗
歌，它必须适合于儿童听赏、吟诵、阅
读，应当符合儿童的心理和审美特点。
所以，它的自我形象一定是儿童。因
此，诗人在创作儿童诗的时候，首先要
把儿童设定为自我形象。抒发的情感、
引发的想象、选取的意象、构思的方式、
使用的语言，都应当是儿童的。这就是
以儿童为抒情主人公。

雨兰的《脚印》，就是很好的例证。
“我走一步/留下一个小脚印/再走一
步/又留下一个小脚印∥多么有趣啊/
好像是一个个小脚印/把我送回了家∥
天那么黑了/那些留在家门外的脚印/
会不会害怕呀？”

“会不会害怕呀？”表达了对“小脚
印”的真切关心，这种情感只有儿童才
会有；是小脚印“把我送回了家”，是奇
妙的想象，这种想象只有儿童才会有；

“小脚印”是反复使用的意象，这种意象
只有儿童眼睛里才会有；同样，“我走一
步/留下一个小脚印”这样生动的语言
也只有儿童才会有。

这首诗，请小学生读了读。他们说
“作者以儿童的眼光看世界，所以非常有趣”“写活
了”“想象奇特”，他们都很喜欢。可见，这首诗的
自我形象是儿童，做到了“以儿童为抒情主人公”。

而另外一首诗，则忽略了“以儿童为抒情主
人公”这一原则。“我分点饭给男同学/他提出条
件/要我教他解一道题/我减掉的脂肪/肥了他的
文化田”。

这首诗，就艺术手法来说是很独特的。但
它的自我形象不是儿童，它的情感、想象、意象、
语言都不是儿童的。把它作为儿童诗，儿童就
不好接受。

这首诗也请小学生读了读，他们说“不那么
‘接地气’”“有点儿成人化，不贴近儿童的生活”
“读起来感觉有点儿乱”。可见，读者要求儿童
诗反映儿童情感，以儿童为抒情主人公。

为什么应以儿童为抒情主人公？
诗是抒情艺术，通过抒情感染读者，从而启

迪读者心灵。儿童诗在向儿童抒情，儿童接受
这种抒情，抒情才能实现。这就要求诗所抒发
的情感与儿童的情感必须在同一个频率上，这
样才能产生共振，发生共鸣。只有诗的情感与
儿童的情感发生共鸣，才能感染儿童，实现诗的
审美功能。如果一首诗抒发的情感不是儿童的
情感，或只是貌似儿童的情感，就不能发生共
鸣，就达不到感染儿童的目的，这就是儿童诗应

“以儿童为抒情主人公”的理由。
李德民的《橘子码头》描绘了这样的情景：

“夕阳一样颜色的橘子/是一个小小的/避风的码
头/小船一样的橘瓣/一只紧挨着一只/泊靠在里
面∥橘子的码头里/已没有了多余的空间/还剩
下一只小船/在夜空中飘着/飘成了月牙儿”。诗

人把橘子想象成码头，把橘瓣想象成
小船，把飘走的橘瓣想象成月牙，创造
出一个优美的意境。这正符合儿童们
的想象，儿童们经常把夜空想象成大
海，把月牙想象成小船。诗的情感与
儿童的情感一下子就发生了共鸣，审
美效果立即产生。

这首诗请小学生读了读。他们
说：“那月亮在夜空中升起落下，不正
像小船在水面上飘荡着寻找码头吗？
诗歌让人觉得趣味无穷，引发我们的
无限遐想。”儿童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共
鸣，则是由于诗人很好地注意了“以儿
童为抒情主人公”。

而另外一首诗，则忽略了这种情
感共鸣。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最后一
朵石榴花凋谢的时候/善良的小燕子高
兴地祝贺她已坐胎/时光荏苒 我离别
那个小院已整十载/我是多么怀念石榴
花吹喇叭的童年时代。”作为成人诗，
这首诗创造的意境是很优美的，但给
儿童们读，他们就会觉得被隔在一道
墙之外。

这首诗也请小学生读了读。他们
说：“诗中的比喻我觉得很独特，但‘她
已坐胎’‘已整十载’‘童年时代’不是
我们说的话。”可见，诗的情感与儿童
的情感不在同一个频率上，就不能发
生共鸣。

所以，要想让儿童与诗发生共鸣，
我们创作儿童诗时一定不要忘记“以
儿童为抒情主人公”。那么，怎样以儿
童为抒情主人公？

创作出一首好的儿童诗，除了抒
发儿童的情感、展开儿童式的想象等
重要因素外，还有两个因素应当特别
注意：一是选择儿童眼中的意象；二是
使用儿童口中的语言。做好这两点，
儿童们才会觉得诗中是自己看到的景
物，诗中说的是自己的话。

诗的意象组成意境，意境用以抒
情。既然儿童诗的抒情对象是儿童，所以儿童
诗的意象一定要选择儿童眼中的意象。

诗的语言是高度凝练的语言，能够形象地
表达情感。儿童诗的语言尤其需要形象生动，
充满儿童情趣，读时朗朗上口。张秋生的《倾听
乌云的交谈》做得很好。“当两片乌云/碰到一起
的时候/他们用闪电问好，/用雷声交谈。∥于
是，他们的情感/化作珠帘般的雨点/落下来，落
下来，/敲打着我的小布伞。∥我倾听着——/
啊，他们的笑声/他们的叹息，/从天空一直传到
了地面……”

“闪电”“雷声”“雨点”“小布伞”，这些意象
蕴含着儿童们的情思，为他们所熟悉，因而能够
很好地组成意境，抒发情感。

“用闪电问好”“用雷声交谈”“珠帘般的雨
点”“敲打着我的小布伞”，这些语言都是儿童们
口中的话语，他们能够很自然地接受。

这首诗请小学生读了读，他们说：“‘情感化
作珠帘般的雨点’把抽象的情感化作具体可感
的雨点，很生动”“读这首诗的时候感觉很顺畅”

“有意思，有画面感”。
而另外一首诗，则忽略了儿童诗对意象和

语言的要求。“烟草处/洒尽莹澈的清光∥仿佛一
颗沙粒/从上帝的指缝间漏出，无声无息”。

这首诗也请小学生读了读，他们眉头微蹙，
说：“语言很美，很朦胧，但不太理解诗意”，“读
不懂”。

看来，选用儿童眼中的意象，使用儿童口中
的语言，才能更好地做到“以儿童为抒情主人
公”。“儿童诗应以儿童为抒情主人公”，是一个
容易忽略的问题，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幼儿诗是儿童诗的一个分支，具有儿童诗的
一般特性。由于幼儿诗的接受对象是幼儿，所以
幼儿诗中常常会充满一种艺术上的“稚气”。我以
为，在创作实践中，仅仅意识到幼儿诗的“稚气”特
质是不够的，我们还应准确把握幼儿诗“稚气”的艺
术内涵。

一、稚气不等于幼稚。
我们常常要求幼儿诗写得语言浅显、情节单

纯，于是，有的作者在创作幼儿诗时会陷入一种
误区，把幼儿诗的“稚气”理解为幼稚，书写孩
子的愚昧无知、淘气、恶作剧等等。比如这首
《我是娃娃》：“是我/在小床上撒尿；/又是我/
把桌上小碗打翻；/是我/把大人闹得心烦。/妈
妈，阿姨，/不要朝我叹气，/我带给你们欢乐，/
就在这些小小，/小小的捣乱里边。”幼儿生活中
这样稚气的场景真实存在，稚气是幼儿心智未
开时固有的天性。但是，稚气不等于幼稚。稚气
和幼稚之间有某种相似之处，但在本质上却有
着巨大差异。幼稚让人觉得呆头呆脑、滑稽可
笑，稚气则让人感到活泼可爱、天真无邪。相对
于心智不成熟的幼稚，稚气蕴含了人之初未经
尘世污染的纯真情感，它展示的是一种质朴的、
明净的、率真的美。由此可见，稚气是幼稚的形
态和纯真的审美的统一。

幼儿诗的稚气作为一种艺术形态，它不是幼

儿生活稚气的简单复制，而是经过了作者的审美
处理，使幼儿在阅读欣赏中获得审美愉悦。因此，
我们在理解幼儿诗的稚气美时，如果忽视审美的
眼光，必然造成选材和立意上的混乱，从而破坏
幼儿诗的纯真情趣。

二、稚气的成人化倾向。
上面所举的《我是娃娃》一例，也是一首体现

了成人趣味的以幼儿生活为题材的作品。这首诗
从成人的角度出发，把娃娃的种种“小小的捣
乱”，当作一种带给成人的欢乐。显然，这是属于
成人化的主题。这类通过幼稚的幼儿生活图景描
绘来表现成人趣味的作品，在幼儿诗创作中并不
少见。例如《我喜欢苹果》，这首诗是作者拟幼儿
口吻写的。前面的描写还算差强人意，比如“苹果
圆圆/苹果甜甜/香气扑鼻/苹果红艳艳”，可后面
的感叹如“苹果握在手中/宇宙的色香味俱全/美
妙的手感/口感，幸福感/散发阳光，哺育世界”
等，显然已经是成人的想象和抒情了。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稚气”的成人化倾向？很
显然，作者用成人的眼光、思维、理解，代替了幼
儿的感知、想象和情感，因此，作品实际上是借幼
儿的身份来表现成人的思想和趣味，导致成人作
者的情感趣味与幼儿的稚气之间并不协调。那
么，怎样才算是恰当地发挥成人作者的作用呢？
这就要求成人作者在审美创造中，能够站在幼儿

心理的角度进行揣摩和表现。
三、稚气的美学意蕴。
稚气化创作赋予了幼儿诗更多的艺术感染

力。生活中的稚气仅仅表现在幼儿的生理、心理
和语言形态上，但是幼儿诗的稚气经过作者的选
择、提炼、综合等审美处理，在这一过程中，成人
作者的审美趣味和幼儿的稚气融为一体，从而营
造出一种稚拙而纯真的艺术效果。

比如林武宪的《鞋》：“我回家，把鞋脱下/姊
姊回家，把鞋脱下/哥哥、爸爸回家/也都要把鞋
脱下∥大大小小的鞋/是一家人/依偎在一起/
说着一天的见闻∥大大小小的鞋/就像大大小小
的船/回到安静的港湾/享受家的温暖”。这首
诗透过幼儿的心灵所捕捉到的生活感觉，以及
透过幼儿的语言所提炼出的幼年趣味，将一种
幼儿期所特有的情感体验传达出来。结尾“回到
安静的港湾/享受家的温暖”融入作者的审美意
识，想象中透着开阔，稚气中透着深意。在这里，
稚气既是幼儿情趣的纯真表露，也是成人审美
意识的艺术再现，更是两者结合所带来的一种
综合的美感效应。

因此，诗人在进行幼儿诗创作时，既要保持
幼儿的童真稚态，又要赋予成人成熟的审美眼
光。只有把这两方面的要求恰当地结合起来，才
能表达最本真的属于幼儿诗的艺术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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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诗里的“隐藏”与“化身”
□李 燕

好的思辨总是从一个问题开始。
多年前，吴其南教授在《儿童文学新编》一书

中提出：谁才是儿童诗的抒情主体？儿童诗的创
作者多是成人而不是儿童，这是不是与古典诗论
的“抒情言志”说相矛盾？那时我被这个问题困
扰很久，总是不能自圆其说。近日读到吴老师的
《成人与儿童诗》一文，他借用苏珊·朗格的“情感
概念”解答了这个关乎儿童诗合法性的根本问
题，还清晰地梳理出成人写作儿童诗的三条基本
途径。我边读边频频点头，扫去困惑的喜悦油然
而生。但我很快又陷入新的疑惑。此文最后说：

“在这个有意味的感性形式中，成人作家的声音
是深隐的，但却引导着前进的方向、是占据着主
导地位的。”那么，隐藏的成人作家何以能在儿童
诗中起到引导并占据主导地位呢？也许是由于
篇幅问题，该文没有给出更多解释。

加拿大学者佩里·诺德曼在《儿童文学的乐
趣》一书中说过，“儿童文学的不同文体都有一
个共同点，那就是作者与目标读者之间的鸿
沟。”这一“鸿沟”在儿童诗创作中表现得更为突
出。如何理解和处理作为创作主体的成人与作
为诗歌抒情主体的儿童之间的距离呢？对此问
题的深入思考，或可帮助研究者找到儿童诗独
特的美学空间，也为创作者找到一条特殊的抵
达路径。

我非常赞同吴其南教授提出的成人作者在
儿童诗中应采用“深隐”姿态。儿童诗不是“儿
童”和“诗”词语的简单叠加，而是将儿童的身心
特点、语言风格、感受方式、生活内容、情感体验、
人生态度乃至价值观等等添加到诗歌的形式中，
体现与儿童审美追求相一致的趣味。因此，在创
作儿童诗时，成人作者会有意摒弃一些儿童无法
理解和感受的东西，如游子思妇的不堪、伤春悲

秋的苦恼、人生无常的哀叹、“香草美人”的譬喻
以及借古讽今的用典等等。但很多时候，成人作
者并不愿或不会在儿童诗中“隐藏”自己，他们用
成人的声音占据儿童诗，让儿童诗多次沦为教育
的工具乃至抽象的意识形态传声筒。回顾晚清
时期，梁启超、黄遵宪发起诗界革命，就在“学堂
乐歌”中渗透了启蒙和教育的理念。1930年至
1940年间，陶行知、陈伯吹、郭风都为儿童诗发
展做出重要贡献，怎奈抗战烽火处处，救亡压倒
启蒙，现实苦难中呐喊与口号淹没了童心童趣的
诗意。1960年代之后，儿童诗中更是逐渐充满
僵硬空洞的词语和拙劣随意的比附象征。直到
新时期，儿童诗才重新散发出艺术的清纯与鲜
活。种种不堪回首的过往都在告诉我们，成人作
者如果一味注重自己的“抒情言志”，必然会把成
人的视角、价值观灌输到儿童诗中，使儿童诗失
去应有的模样，只留下童年生命的禁锢和童年趣
味的消失。

吴其南教授也提到儿童诗的不同路径“都对
儿童诗的成人写作者提出了一些特殊的要求：熟
悉儿童生活，有感知儿童思想、情感、感觉的能
力，尤其是善于想象儿童的想象”，但即使如此，
他仍然提出是成人的声音在主导儿童诗。在此，
我与吴其南教授发生了一点分歧。我认为，成人
作者不仅需要在儿童诗中深深“隐藏”自己，更需
要在创作心理上完成“化身”儿童的深刻转变。

苏轼曾写道：“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
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
新。”与东坡先生“身与竹化”一样，成人作者在创
作儿童诗时，也需要一种“身与童化”的心理转换
机制，自觉地从儿童的视角出发，用儿童的耳朵
听、用儿童的眼睛看，尤其是以儿童的心灵去体
会、发现和想象，从而表现出儿童独特的生命感

受、价值观和人生态度——这似乎是斯蒂文森、
米尔恩等优秀儿童诗人的不二法门。在他们的
儿童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实，儿童成为
了诗中真正的抒情主体，儿童的声音成为诗中的
主导声音。英国学者约翰·洛威·汤森在《英语儿
童文学史纲》中就敏锐地发现儿童诗人从外部观
察到内部体验的这一审美转换，他说：“近年来的
一般趋势是由诗意走向通俗，由花园走向街头，
且诗人不再以成人对儿童说话的口吻写作，而是
直接以孩童的口气说话。”

事实上，这个直接以孩童口气说话的儿童，
正是诗人自己。波兰诗人米沃什曾说：“诗人是
成人世界里的孩子。他心里住着一个被成人所
嘲笑的天真而情绪化的孩子。”从这个意义上说，
儿童诗是抱有“赤子之心”的成人作者的自我表
达，是其“童心”的自然流露。金波曾说：“我在创
作儿童诗的时候，那种心态是与成人极不相同
的，我有一种全新的、自然而然的儿童感觉，那种
感觉完全是儿童生命与精神的复苏，完全是儿童
时代的我在精神上的一种再现。”可见，那个写作
儿童诗的成年人，不是隐藏了自己，而是重新回
到童年，“化身”为儿童。因此，不动声色而又毫
无隔膜地进入和表达儿童的生活和他们的本真
精神世界，是优秀儿童诗人必备的才华，也可视
为他们未曾磨灭的天性。

由此，儿童诗中的真正主导者，终究不是一
个成人的模样，而是他“化身”成为的那个儿童。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在成人作者的“童心”中不
仅包含他对童年感觉的保持、对童年的深情回
望，也包含了他成年后的生活经验、情感和思考，
由此生成了一个如周作人所说的融合儿童与成
人的“第三世界”。正如金波所说：“我的儿童诗，
既是儿童的，又是本真的我的。这个我，包含了
我的童年时代的纯真，青年时代的情愫，也包含
了老年时的思考和智慧。”

希望儿童诗永远不要被成人的声音所主导，
否则，美丽的童诗花园将会如同王尔德笔下的
《巨人的花园》那样，因缺少儿童的欢笑而变得索
然无趣乃至寂然如冬。

关于幼儿诗艺术“稚气”的思考
□洪妍娜


